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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f Lok Sin Tong Free School (1925-1941) 樂善堂義學教育研究（1925-1941） by Hui Wai Ki MA. HKU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gust 2013 A Study of Lok Sin Tong Free School (1925-1941) 樂善堂義學教育研究（1925-1941） Submitted by Hui Wai Ki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August 2013 This dissertation constitutes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k Sin Tong Free School. It discusses how benevolent societies expanded their service scope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how the reform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eaching curriculum of mainland China affected those in Hong Kong in the 1930s. Lok Sin Tong,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pre-war Hong Kong, formally expanded into the education field in 1929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k Sin Tong Free School. The School was located at 32 Dai Tit Street, and its aim was to provide free education to children from Kowloon City who had formerly been deprived of schooling. The School began accepting male applicants in 1930. The first principal was Tam Kit-Sang, and the second was Wong Bun-Po. The School offered primary education and a four-year curriculum focusing on Chinese education. By 1938, when a new campus was established, the School’s number of students exceeded 300. However, so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in December 1941, the School was forced to close its doors. This dissertation comprises six chapters. The first defines the term “free school” and reviews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the Lok Sin Tong Free School. The second chapter outl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Kowloon City and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prior to 1941, and discusses how the local Kowloon City culture was key to the reestablishment of Lok Sin Tong’s services in the late 1920s following a suspension of services early in the century. The third chapter traces the origins and nar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Lok Sin Tong from 1880 to 1941,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improvement in its servi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am Kit-Sang and Chan Cho- Chak. The fourth chapter investigates the Lok Sin Tong Free School between 1929 and 1941, with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its size, the quality of its teachers, its administration,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and student performance. An evaluation of the School’s overall effectiveness on the basis of these criteria follows. The fifth chapt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of the Lok Sin Tong Free School and those of the (1) Long Jin Free School and (2) Tung Sin Tong Free School. This comparison revea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d changes in Chines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last chapter concludes the dissertation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free schools, benevolent societies,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culture in Hong Kong. (420 words)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this dissertation represents my own work,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ement is made, and that it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included in a thesis, dissertation or report submitted to this University or to any other institution for a degree, diploma or other qualifications. Sign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ui Wai Ki 目錄 第一章 導言 1.1 善會、善堂、義學的定義 第1頁 1.2 東華三院、樂善堂與義學教育 第4頁 1.3 善會、善堂興學育才的主要因素 第6頁 1.4 研究回顧 第8頁 1.5 研究意義及價值 第 11 頁 1.6 小結 第 13 頁 第二章 九龍城發展史（1941 年以前） 2.1 九龍和九龍城之得名 第 14 頁 2.2 英治以前的九龍寨城 第 15 頁 2.3 英治以後的九龍寨城 第 16 頁 2.4 小結 第 18 頁 第三章 九龍樂善堂發展史（1880-1941 年） 3.1 成立緣起 第 19 頁 3.2 早期善舉（1880-1898 年） 第 20 頁 3.3 艱苦經營（1898-1929 年） 第 22 頁 3.4 振興階段（1929-1941 年） 第 23 頁 3.5 小結 第 24 頁 第四章 樂善堂義學簡史（1929-1941 年） 4.1 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 年） 第 26 頁 4.1.1 香港政府對教育之態度及其推進工作 第 26 頁 4.1.2 社團及個別人士對教育之態度及其辦學實況 第 27 頁 4.2 樂善堂義學成立緣起 第 28 頁 4.3 樂善堂義學規模 第 29 頁 4.3.1 管理與組織 第 30 頁 4.3.2 學與教 第 31 頁 4.3.3 校風及學生支援 第 32 頁 4.3.4 學生表現 第 32 頁 4.4 樂善堂義學教育之評價 第 33 頁 4.4.1 校舍規模 第 33 頁 4.4.2 師資 第 34 頁 4.4.3 行政管理 第 36 頁 4.4.4 課程與教學法 第 37 頁 4.4.5 學生表現 第 39 頁 4.5 小結 第 41 頁 第五章 樂善堂義學與龍津義學、同義堂義學的比較研究 5.1 龍津義學簡史（1847-1912 年） 第 44 頁 5.1.1 龍津義學辦學概況 第 44 頁 5.1.2 創校緣起 第 45 頁 5.1.3 課程和教學法 第 45 頁 5.1.4 義學設施及管理 第 46 頁 5.1.5 龍津義學與樂善堂義學的縱向比較 第 47 頁 5.2 同善堂簡史（1892-1949 年） 第 49 頁 5.2.1 同善堂義學辦學簡史（1924-1956 年） 第 50 頁 5.2.2 同善堂義學與樂善堂義學的橫向比較 第 51 頁 5.3 小結 第 53 頁 第六章 總結 6.1 義學的辦學目的 第 54 頁 6.2 義學的教學表現 第 54 頁 6.3 義學與善會的互動關係 第 57 頁 6.4 義學與社區的互動關係 第 58 頁 6.5 結語 第 59 頁 徵引書目 第 61 頁 第一章 導言 1.1 善會、善堂、義學的定義 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序言〉開宗明義指出「善會是個人自願參 加的、以實行善舉為目的的自由結社，而善會辦事機構的所在以及具體實施善舉 的設施則是善堂」1，後於〈善會、善堂出現以前──以明代的養濟院為中心〉 重申「善會善堂是由民間人經營的慈善團體及其設施」2。由此可知，善會和善 堂乃是民間慈善機構之一，起初中央、地方政府未曾參與，亦無意干預它們運作。 不論是地方鄉紳抑或草根小民，他們加入善堂，或實踐「施恩莫望報」之理想， 或心存「企求果報」之功利目的，他們「內發性」的善舉表現當然不容否定。在 〈善堂的官營化與善舉的徭役化──由普濟堂的經營看「國家」和「社會」〉一 章，夫馬進進一步指出清朝（1644-1912 年）初期政府開始參與、干預善會及善 堂的事務，就是「在善會、善堂的經營過程中，包含著來自於地方官──國家『強 制』的可能性，從而出現了民間自發性喪失的事態」，「一方面經營體制在不斷 地官營化。另一方面，它的經營管理也像國家徭役一樣成為富紳們的沉重負擔」 3，箇中原因，與清朝君臣重視關顧鰥寡孤獨的政策4、穩定地方政治有關。與此 同時，善會、善堂願意接受國家影響，由政府提供豐厚資金，讓各項善業順利推 展5。 義學亦稱義塾，一種免費私塾，經費主要來源於地租或捐款，就讀者多為窮 苦子弟。它是以祠堂、廟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舉辦的，通常為一塾一師，採 用個別教學或小班教學，教材多選識字課本及《四書》，年限不定6。《漢語大 詞典》將「義學」定義為「舊時各地用公款或私資舉辦的免費學校」7；「義塾」 1 [日]夫馬進著，伍躍、楊文信、張學鋒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頁 1。 2 同上，頁 33。 3 同上，頁 418-419。 4 同上，頁 446。從「雍正帝的上諭、楊名時的上奏、王士俊的實踐」可見「國家便隨即有意 識地將之運用到傳統的鰥寡孤獨政策中去。」 5 同上，頁 446-447。 6 張念宏《中國教育百科全書》（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頁 882。 7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九）》（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頁 182。編者輯錄兩宗記載義學的事例，「《新唐書‧王潮傳》：『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 定賦歛，遣吏勸農，人皆安之。』[清]王轁《徵設鄉義學序》：『義學者，即以補官學之所 第1頁 則定義為「舊時不收學費的私塾」8。《中文大辭典》輯錄「義學」詞條，定義 是「以公款或私資設立學校，免費教授貧家子弟也」9；又輯錄「義塾」詞條， 以「古謂不收學費之學塾」10為定義。上述百科全書和辭典收錄多宗政府和民間 團體興辦義學和義塾的歷史事例，說明它們是不收學費的教育機構。英文百科全 書亦有「免費學校」（Free School）詞條，它由教會、修道院經營，理論上為學 童提供免費教育，事實上收取學費與否往往由捐款者決定11。及至 19 世紀，免費 學校等同義務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政府立法推動，適齡兒童有免費就 讀的機會12。《簡明百科全書》輯錄「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詞條，它源於 18 世紀的英國，由小團體提供學費津貼，讓學生完成中學及大專教育13。綜而言 之，義學、義塾、免費學校和公立學校泛指政府或地方組織為學生提供免費教育 的機構。 義學早於宋朝（960-1279 年）出現，它是以宗族為單位設立的，限於教授本 族子弟的學校。明清時期（1368-1912 年）義學數目大增，又分化為官立、民辦 兩種類型，民辦義學是由「民」通過捐田、捐銀、捐房設立的，包括公辦（學校 經費由公款或公田地租支付）和私辦（私人捐資興辦）兩種形式14。《明宣宗實 錄》及《中國教育大系》輯錄多篇興辦義學的歷史記錄如下： （宣德九年十二月壬申）浙江都指揮僉事余斌卒。斌，直隸廬州府合 肥縣人。……宣德五年，調除定海衛。自建義學，延儒師，令官家軍民子 弟願學者咸肄業，公暇躬詣考閱而激勵之，務期有成。 不及。』」四門義學或指四門學，它是隸屬國子監的高等學府，教授儒家經典，與為貧窮 子弟提供教育機會的義學不相符，故本文認為義學始於宋朝（960-1279 年）時期。 8 《漢語大詞典（九）》，頁 181。編者輯錄兩宗開辦義塾的事例，「[明]陶宗儀《輟耕錄‧ 雙硯堂》：『創義塾以淑後進。』《清史稿‧食貨志一》：『三屯各建義塾課幼丁。』」 9 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文大辭典（第二十六冊）》（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7）， 頁 310。編者輯錄《容齋隨筆‧人物以義為名》「人物以義為名者，其別最多，與眾共之曰 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 10 同上，頁 309。編者輯錄《陰隲文》「造漏澤之仁園，發開蒙之義塾」。 11 Foster Watson, The Encyclopaedia and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Vol.2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3), p.643. 12 Ibid, p.644。 13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ccessed July 4, 2013, http://global.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482497/public-school 14 周德昌、王建軍：《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頁 158-159。 第2頁 《明宣宗實錄》卷一一五15 自井田廢而民產無恒，仕不世祿而公族之子孫無以自業，其支屬遠 者，乃有迫於凍餒流離而莫相為援，學校之不興，所以來漸矣。於是士大 夫之仕且賢者出，毅然思以振之，群族之子弟教焉，而稍捐常祿之贏，以 待經費，則義學名焉。 莫如忠《陸氏義學記》16 蓋承平日久，習於因循，名尊歸，實違初意。八歲而入大學者有焉， 十五而未入小學者有焉。此無他，小學聽於民，而官竟視之為迂疏之務； 大學領於官，而民或資之為捷徑之途。此其繫乎其學之何如哉！況是瓊 也，逾海為郡，頻年多事，誰暇及此哉！予以分巡至而偶此之及，擇地以 建義學，擇師儒以教其子弟，而以守令領之。郡邑學子弟員缺，則於是乎 矣。 鄺彥譽《惠通義學記略》17 景陵鄉學未立，綰乃度城南地為學以教之。教而非養，則為師者不往 教，為子弟者又無以為禮而來學，與無學何異邪？故賦官地之厘若干，以 輸於學。師則月支米一石，歲給銀十兩，使教有專心。弟子則貧富俱許來 學，而貧者給以楮墨，使學有定志。所以教而學者，《小學》一書，其要 在於明倫，其本在於敬身，先之誦說，以開其端，責之踐履，以究其實。 月考而歲視之，間有俊秀者，則升於庠，以進乎修己治人之道，而收其成 功。自今以始，為常規也。然則斯學之立，雖不能仿佛於古，使若富若貧 咸得以學，亦庶幾乎義焉耳，因扁曰義學。 姜綰《沔陽義學記》18 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宣宗實錄（二十）》（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1-66），頁 2593-2594。 16 中國教育大系編纂出版委員會：《中國教育大系──歷代教育制度考（二）》（武漢：湖北 教育出版社，2004），頁 1219。 17 同上，頁 1219。 18 同上，頁 1220。 第3頁 上述四項資料都不約而同地指出，興辦義學的主要目的是教育貧苦兒童，俾 能識字明理，臻而改良社會風氣。姜綰更簡介教師薪酬、學生津貼、教學內容、 升級標準和教學法等；他對「義學」的定義不僅是學生無須繳付學費，更指辦學 目的，是無論學生背景如何，都可以接受學校教育，是一門「義舉」。 至於善會及善堂何時參與義學教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記載杭州普濟 堂（1812-1906 年）曾開辦正蒙義塾，宗文義塾亦隸屬於「杭州善舉聯合體」之 下19，以下是正蒙義塾和宗文義塾的辦學歷程： 義塾在普濟堂設立當初已經創辦，太平天國以後，還合併了一些其他 義塾作了一些改編。其中正蒙義塾在同治四年（1865）三月被分置於普濟 堂和同善堂。前者分 7 個班級；定員 93 人；後者 6 個班級，定員 56 人。 專門從事無依少年的教育。20 宗文義塾是嘉慶年間以來的義塾，太平天國以後取得了獨立的財源， 與普濟堂義塾和同善堂義塾相對獨立，維持經營。21 由此可見，善會及善堂到了清朝後期，「除收養無依無靠的老人外，還設有 義塾、施藥、施棺、施茶、助葬等事業部門」22，義學教育實在是清朝後期善會 及善堂所參與的其中一項善舉，創始時份至少追溯至嘉慶年間（1796-1820 年）。 1.2 東華三院、樂善堂與義學教育 東華三院成立於 1870 年，起初以賑災及難民服務為出發點，其後亦參與義 學教育： 19 《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頁 467。所謂「杭州善舉聯合體」，是「數量眾多的善會、善堂， 其設立的背景雖然各異，但它們之間的活動卻聯繫得非常緊密，這是杭州善會、善堂的一 大特徵。」 20 同上，頁 469。 21 同上，頁 472。 22 同上，頁 468。 第4頁 1880 年，六位曾於 1870 年代出任東華醫院管理層的紳商，倡議成立 文武廟義學，並擔任創校值理，積極推動培育年輕人的道德修養，義學遂 於 1880 年（光緒六年）在華人社區建立起來。23 而這與 19 世紀末香港人口上升、適齡入學人數大增，形成龐大的教育需要 有密切關係24。 由 1880 年至 1928 年近五十年間，東華三院的義學數目由一間遞增至二十一 間，即使 1930 年代進行教育改革，義學數目減少，學生人數卻有所增加25。教育 行政管理方面，由起初以倡建值理兼任教務、訓導、人事等重任26；及至 1919 年聘請視學員、1929 年成立教育部和增設校務主任。學校課程方面，學生起初 誦讀《孝經》、《四書》，以儒家經典為主，信札為副，及至 1907 年，義學參 考中國學制改革，加入新教材，新舊課程並重；臻至 1920 年代，義學全面推行 新課程，教授科目包括：國文、歷史、地理、算術和修身等。學制方面，更開辦 高級小學課程，增設小學五、六年級，推薦成績優異者升讀官立及補助學校，又 分別於 1920 年初和 1931 年興辦夜學及女義學，既提供更多升學途徑27，又緊貼 普及教育和女子教育等大潮流。 觀戰前東華三院義學的發展，不啻反映慈善團體的辦學方向：由掃除文盲演 變至訓練適齡學童的謀生技能、由德育教育擴展至全人教育（德、智、體、群、 美），並協助學生升讀高級學校，締造理想前程，間接反映不同時代香港人對教 育質素的需求有所提高。 23 何佩然：《施與受──從濟急到定期服務》（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頁 380。 24 同上，頁 381。「根據政府人口統計資料，1881 年，全港人口有十六萬，較 1871 年的十二 萬四千增加了三萬六千人（百分之二十九），其中二十歲以下的人口從 1870 年的二萬增至 1881 年的三萬一千，適齡入學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義學的需求自然因此增加。」 25 同上，頁 468。「義學最初（1880 年）只有兩位塾師，六十名學生，到了一九三五年，已有 二十七名教學人員及一千二百零六名男女學童。」 26 同上，頁 381。「文武廟義學的六名倡建值理，在創校初期已肩負管理文武廟義學的重責， 大小事務，諸如遴選教師，開設新館，管理學生，設計課程，維持日常運作等，皆事必親 躬。」 27 同上，頁 381-383。 第5頁 九龍樂善堂成立於 1880 年（另一說法為 1843 年），起初善舉以「贈醫濟貧， 施棺助殮」為主28，及至 1929 年，接替坤成女義學，改為樂善堂女義學，翌年（1930 年），另租新樓，增設男義學29。 創校首年，取錄新生一百九十人，分「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甲乙級各班教 授」，附設男童蒙學30。及至 1935 年黃彬甫、譚傑生、陳祖澤（1897-2004 年） 等改革樂善堂堂務，增加招收學生名額，在附近空地增建兩間課室，於是校務蒸 蒸日上，學生人數升至三百多人。然而，1941 年 12 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香港和九龍於十七日內淪陷，樂善堂義學校務才告中斷31。 《九龍樂善堂專刊》仔細交代樂善堂女義學的教職員行政架構、辦學宗旨、 學額年級、就讀學科、校規、獎懲條例、教師手冊等資料32，《九龍樂善堂特刊》 收錄〈己卯年樂善堂男女義學徵信錄〉33。上述資料，有助疏理戰前樂善堂義學 的教學概況及評估其教學效能。 1.3 善會、善堂興學育才的主要因素 果報觀念是促使善長仁翁參與善舉的先決因素。 〈與慈善家廣種福田之宣言〉 引述古經典云： 《論語》云：「仁者壽，壽之報，多自行仁。」《中庸》言：「德必 壽，壽之徵，無非好德』《大易》云：「積不善，不足以成名」又云：『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曰：「積善者，如積善者然。積少可以成多，聚沙可 以成塔，無論大小，行乎心之所安。勿謂善小而不為，雖一念之善，能通 諸鬼神，祥風和氣，皆在於斯也。」34 28 九龍樂善堂：《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香港：九龍樂善堂，1981），頁 318。 29 九龍樂善堂：《九龍樂善堂特刊》（香港：九龍樂善堂，1986），頁 11。 30 九龍樂善堂：《九龍樂善堂專刊》（香港：九龍樂善堂，1930），頁 69。 31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1。 32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69-80。 33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11。 34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101。 第6頁 社會人士及富商捐款慈善機構辦學提升個人名聲，又是興辦義學的動機。 〈九 龍城地標之一：樂善堂〉指出「『福昌押』，在二十年代已經是參與堂務的『街 坊代表』；又例如劉永福，是三十年代協助樂善堂申辦義學的功臣。」351939 年 「男女義學暑期頒獎典禮」上，有關「銀數及支買各項獎品費用列」，亦列舉社 會人士及富商的捐款資料36。他們積極捐獻，不但為義學提供經費來源，更可以 提高該工商機構在九龍城的形象，同時，藉著透過參與堂會事務，認識有關人物， 亦有利招聘員工和拓展商機37。 香港華人對基礎教育的殷切需求亦是興辦義學的動機。〈九龍樂善堂略歷〉 及黃啟彬〈九龍樂善堂六十週年之沿革史〉一致指出九龍城附近失學兒童甚多 38。在《三十年代香港教育概觀》中，陸鴻基根據教育司歷年年報，指出 1920-1939 年香港學生人數不斷增加，五至十四歲的學童數目佔適齡人口百分之五十七，與 此同時，香港人口亦增加達二點七倍，人口增長比學生人數增長更高，未能達致 全民就學之目標39。《香港年鑑：一九三四年版》交代 1931-1932 年，香港的學 校數目和男女生數目： 謂 1932 年全港學校有一千零六十三間，學童共計七萬零七百五十九 名，女生佔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五名。比較 1931 年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名， 增加二千一百六十六名。40 35 趙雨樂、鍾寶賢：《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頁 111。 36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21。於「銀數及支買各項獎品費用列」，指出「各捐壹元」之店 鋪包括：茂源寶號、同安寶號、祥興寶號、廣來棧寶號、巨昌寶號、劍生公司、環球寶號、 祥益寶號、美珍寶號、裕發寶號、冠珍寶號、義珍寶號、大興染廠、公益成寶號、均泰寶 號。 37 《九龍城》，頁 111。 38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3；《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11。 39 陸鴻基：《一九三零年代香港教育概觀》（香港：當代亞洲研究中心，1987），頁 2-3。論 文指出：1920 年，香港有中小學生 28707 人；1925 年，增至 41259 人；1930 年，增至 62193 人；1935 年，增至 75010 人；1939 年，增至 118193 人。至於香港人口增長方面，論文指出 「1921 年人口普查點算得 62 萬人」；「1931 年（戰前最後一次普查）則有 85 萬人」；「1939 年底港府估計在港人口約為 170 萬」。論者又指出「1931 年人口普查所得，五歲至十四歲 人口共有 119008 人；而是年在學的總人數則只有 68593 人，約等如五歲至十四歲人口的 57%。」 40 香港年鑑社：《香港年鑑：一九三四年版》(香港：香港年鑑社，1934)，第十四章，頁一。 第7頁 由此可見，香港華人重視子女教育，加上香港青少年及兒童人口急劇遞升， 導致學額需求的數量大幅遞增，甚至令中小學教育有供不應求之情況。 香港華人對教育質素的要求有所提高，亦是興辦義學的動機。以東華三院興 辦義學的歷史發展為例，由 1880 年起只為貧苦子弟識字掃盲，並教導基本的謀 生技能，演變至 1910-20 年，注重培養優等生，推薦他們進入補助學校及學費全 免的官立學校，改善學生的升學前途41。另一方面，男女平權思想進入重男輕女 的華人社會，性別平等的觀念體現於教育界，令樂善堂女義學於 1929 年興辦， 東華三院則於 1931 年創立女義學42。與此同時，香港經濟由漁農業演變至工商 業，學生必須具備更多、更進深的社會謀生技能，東華三院及樂善堂義學亦加入 不少實用性較強的科目，來回應社會訴求。 1.4 研究回顧 阮柔《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主要探討戰前香港教育的概況，集中陳述 東華三院的醫務成就，卻不曾提及樂善堂，不難推斷在著者眼中，樂善堂和東華 三院一樣，所辦僅止贈醫施藥、人道救濟的「救濟事業」而已43。對於戰前香港 教育系統，他抨擊「香港的學校課程（內容與組織上）是陳舊的」44。 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提及「香港教育的銳進時期 （1914-1941）」，公立和私營學校在質和量皆大幅提高，樂善堂義學於該時期成 立。而「香港早期的義學」裏，論者將樂善堂義學歸類為「慈善機關之義學」45， 與東華三院齊名。書中後半部分，方美賢集中說明東華三院在興辦義學方面的卓 越表現──1928 年，義學數目共二十一所；1940 年，經合併辦理後，義學數目 為十二所。那當然與該院能夠妥善保存戰前第一手歷史資料有莫大關係。篇中， 論者對義學教育有以下評價： 41 《施與受──從濟急到定期服務》，頁 383。著者論述東華三院的義學教育「到了 1910 年前 後，開始注重培養優異學生，推薦卓越生入讀南華公學接受高級小學教育，至 1920 年代初 期，更與官立學校制度銜接，推薦優秀學生參與政府免費學額遴選，提升學生的出路。」 42 同上，頁 383。 43 阮柔：《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1948），頁 23。 44 同上，頁 101。 45 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香港：中國學社，1975)，頁 112、144、153-154。 第8頁 香港所設的義學，在數量方面，相當可觀，至於質素方面：有些設備 簡陋，腐敗不堪。46 義學之設施，以簡陋者居多，班額最高為小學四年級，採複式制：由 一個或兩個教員，負全校之行政、管理、及教導之責任，以一個教員之精 力，整天上課、管訓、改卷，及整理校內瑣屑事務，免不了會過分疲勞而 有疏忽之處。47 陸鴻基《三十年代香港教育概觀》主要於「『輸入』、『運作』、『輸出』 的幾個方面，勾劃 1930 年代香港教育的社會輪廓」。輸入方面，論者從「學生」、 「教師」、「財力」、「校舍」、「知識和價值觀念」，道出「三零年代的香港 是個通商口岸，貧富極度懸殊，殖民地氣息濃厚，人口極不穩定，中西新舊文化 和意識對立，居民缺乏共識和共同的社會制度」之事實48。 運作方面，論者指出「官立和補助學校，及私立的中國式現代學校，在課程、 教與學、考試等方面，都比較有明確的規章可循，在運作上較為上軌道。」相反， 「大多數學生就讀的私塾，運作上則表現得鬆散得多」。輸出方面，論者則以「戰 前香港的社會經濟數據並不充分」為理由，對「教育體系的輸出狀況，（實在） 難以深究。」49 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篇）〉論述戰前香港教育概況時，義學被編入民 間學塾之一，屬於「中國傳統學塾教育在香港的延續與發展」環節。她指出義學 多為慈善團體開辦，以鄰近地區的學童為服務對象；又評論 1920 年代，隨著中 國大陸政局不穩，令適齡學童數目大增，名師鴻儒紛紛南下設館辦學，令民辦學 46 《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頁 149。 47 同上，頁 158。 48 《一九三零年代香港教育概觀》，頁 1、22。 49 同上，頁 18、21。 第9頁 館（包括義學）一度發展蓬勃。至於民辦學館之辦學質素，她認為無論是師資和 教學方法，實在是參差不齊，不能一概而論。50 趙雨樂、鍾寶賢專長香港地區史研究，認為九龍城歷史可追溯至漢朝（前 202 年-220 年）51，趙雨樂〈九龍城地標之一：樂善堂〉探究方向廣泛，而「九 龍樂善堂的源起」、「樂善堂的善業改革──從贈醫到辦學的歷程」、「九龍城 的文人與義學教育」及「樂善堂義學概述」可說是本文之研究重點52。篇末，論 者對樂善堂義學教育有如此評論： 從辦學的長遠策略而言，樂善堂因財政問題，難以作進一步擴展，政 府的經濟支援亦屬有限，這是兩者對戰前九龍城的教育事業，未予重視之 故。義學的教授方法，雖摒除傳統私塾背誦四書五經，惟限於師資問題， 仍側重中文教育，與港島開展的英式教育有所脫節。其中有趣的現象是， 樂善堂內本來不乏商人總理，惟熱衷教育，樂意捐助者並不多見，義學之 舉幾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進行。53 趙雨樂、鍾寶賢另著《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是「探討早期 九龍城的社區發展，當中亦涉及樂善堂百年的研究個案。」內容包括「導論：社 區與政治」、「九龍城的歷史發展」、「市區化的挑戰」、「專題研究：樂善堂 的源流與九龍城的發展」及「結論」54。雖然內容與《九龍城》大致相若，然而 在論據和論證上，兩者可以互補不足。 劉潤和、馮錦榮、高添強和周家建合著《九龍城區風物志》輯錄了〈樂善堂 的建立及其貢獻〉，先分析傳統鄉治與善會成立的關係，後析述樂善堂義學「艱 50 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冊）〉，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1997），頁 428-431。 51 《九龍城》，頁 48。「早於漢代及南越時期（約公元前 200 年），現今九龍城、九龍灣、 沙頭角、屯門、新田以至長洲等沿海一帶，已置有鹽田」；及至南宋末年（1277 年）「年 僅十歲的帝昰進駐官富場，建立海上王朝。」 52 《九龍城》，頁 I-II。 53 同上，頁 127。 54 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研 究計劃，2000)，頁 7。 第 10 頁 困與苦心」的辦學歷程。論者評論義學帶來承先啟後的成就，「特別在興辦教育 方面，既開風氣，又替社會栽培人才，眼光宏闊，貢獻不少。」55言辭卻有過譽 之嫌。 喻本伐、李先軍〈振興時期的香港教育（1912-1941 年）〉提及義學教育， 從經費來源上，樂善堂屬於「慈善團體辦理的」類別；對於義學的教育設施和效 能，論者認為「這些義學，大多辦學設施簡陋，一般只辦至小學三四年級，課程 也較為陳舊。」及至 1930 年代，由於適齡學童數目大增，加上得到熱心教育者 和愛國人士的支持，義學在質量方面「大有提高」56。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記載東華三院義學 （Tung Wah Free Schools）和樂善堂義學（Lok Sin Tong Free School）資料。樂善 堂義學成立於 1929 年，翌年招收男生。1937 年，得黃彬甫、李崇聖、陳祖澤支 持下，學務穩步發展，學生人數一度升至三百人左右，男義學校長為黃茂芬，女 義學校長為許熙猷。1941 年 12 月，日軍攻打香港，學務立即中斷。論者形容樂 善堂總理經營義學時，表現努力，過程艱苦57。 1.5 研究意義及價值 綜合上述研究，論者分別以地區、教育、慈善團體為出發點，各自研究香港 教育史、慈善團體史和九龍城發展史。其中趙雨樂、鍾寶賢以析論九龍城地區史 為主，析述樂善堂及其義學興辦始末為副；方美賢、陸鴻基和阮柔則從教育史出 發，分析 1930 年代香港教育的特點。然而，論者研究對象各異，未能以義學、 善會及善堂為研究中心，評鑑義學之教學效能。因此，本文探討義學與慈善團體 和社區的互動關係，是研究意義之一。另一方面，方美賢、陸鴻基和阮柔對義學 55 劉潤和、馮錦榮、高添強、周家建合著《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 頁 70、77-78。 56 喻本伐、李先軍〈振興時期的香港教育（1912-1941 年）〉，載方駿、熊賢君《香港教育通 史》（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 216-217。 57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71 第 11 頁 教育持負面評論，認為義學教育質素欠佳，喻本伐、李先軍、劉潤和、馮錦榮等 卻持相反意見，究竟孰是孰非？這又是研究動機之二。 錢穆（1895-1990 年）《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出「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 與傳統性」，所謂「特殊性」，是「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 的特殊性」；「變異性」是「在變動中進展」；「傳統性」是「其在歷史演進中 有其內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可說是各自歷史 的個性」58，與西方歷史學者強調「傳承與變異」的歷史發展觀有異口同聲之妙。 研究通史如此，研究地區史、教育史、慈善團體史和學校史也是如此。本文有意 將晚清時期的龍津義學與樂善堂義學作縱向比較，析論時代鉅變下，義學教育傳 承了中文教育之精髓，卻同時在學制和教育觀念上，產生重大的轉變。 新發現的歷史資料往往提高歷史研究的闊度和深度。2011 年，九龍樂善堂 重印 1930 年問世的《九龍樂善堂專刊》，它輯錄了〈附設女義學職員名列〉、 〈義學簡章〉、〈義學規則〉、〈學生辦事細則〉和〈義學辦事細則〉等重要資 料，輔以 1939 年出版的《九龍樂善堂特刊》，有助本文更全面地勾劃 1930 年代 樂善堂義學之辦學概況，進而更客觀地評析義學之教學表現。另一方面，比較史 學日漸流行，本文將透過東華三院〈文武廟徵信錄〉和《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 等歷史資料，對東華三院義學和澳門同善堂義學作橫向比較，「判明其異同，分 析其緣由，從而尋求其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59，既評論兩者孰優孰劣，又析論 慈善團體發展和中國學制發展的共同趨勢。 惟戰前有關樂善堂及其義學之原始資料，多毀於戰火之中，本文嘗試藉《九 龍樂善堂特刊》、《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九龍樂善堂專刊》、《港澳學校 概覽》、《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的口述歷史》、《施與受──從濟急 到定期服務》、《傳與承──慈善服務融入社區》（東華三院教育發展史）等文 獻資料，填補香港義學教育歷史的若干空白點。又以趙雨樂、鍾寶賢《九龍城》、 58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6。 59 范達人、易孟醇：《比較史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頁 6。 第 12 頁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陸鴻基《三十年代香港教育概觀》、 阮柔《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等觀點，確立本文之理論依據。 1.6 小結 本章主要為善會、善堂和義學下定義，簡介東華三院和樂善堂於戰前興辦義 學之概況，分析慈善團體興辦教育事業的主要原因；其後，簡介趙雨樂、鍾寶賢、 方美賢、阮柔和陸鴻基有關九龍城地區史、樂善堂發展史和香港教育史等論著， 進而論述本文之研究價值。 第 13 頁 第二章 九龍城發展史（1941 年以前） 2.1 九龍和九龍城之得名 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引述《新安縣志》，指九龍「亦稱九隆」，與「『官 富巡司』之名並排」；至於九龍如何得名，有「謂半島上有九支山脈，狀如蚪龍， 蜿蜓蟠踞其上，故名」60。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指出自漢朝（前 202 年-220 年）、魏晉南北朝（220-581 年）、宋朝（960-1279 年）、明朝（1368-1644 年）和清朝（1644-1912 年）約一千七百年間，九龍城有居民從事製鹽業，政府 亦派遣官兵監督鹽之生產及銷售事務61。 南宋末年，帝昰（趙昰，1269-1278 年，1276-1278 年在位）、帝昺（趙昺， 1272-1279 年，1278-1279 年在位）南下逃亡至馬頭圍、九龍城砦、荃灣，逃避蒙 古大軍，為宋、元（1271-1368 年）兩朝交替之小插曲62。 九龍城與九龍城寨、九龍寨關聯密切。蕭國健指出清朝初年，九龍地區沒有 設置寨城63。嘉慶年間（1796-1820 年），海盜日漸猖獗，兩廣總督百齡（1748 年 -1816 年，1809-1811 年任職兩廣總督）與提督錢夢虎（1760-1822 年，1805-1810 年 任職廣東提督）提議建九龍寨砲台，以勸捐方式建成。砲台位於「九龍灣旁的海 濱處（約今天沙埔道近太子道交界）」64，派遣「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分防兵 三十八名，撥防兵十名駐守」65。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仔細說 明九龍寨之外觀和官兵人數： 60 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香港：顯朝書室出版，1987），頁 1。 61 《九龍城》，頁 48-51。「早於漢代及南越時期（約公元前 200 年），現今九龍城、九龍灣、 沙頭角、屯門、新田以至長洲等沿海一帶，已置有鹽田」；「到了三國時代，吳置司鹽校 尉於番禺，督管包括今天香港地區的官鹽產銷」；「宋初，朝廷再於九龍灣西北設海南鹽 場，取名『海南柵』」；「及至南宋初年，朝廷在九龍東部設官富鹽場，派鹽專司管理」； 「從明嘉靖年間至清代，香港地區的鹽田，再轉至東莞場鹽司署管轄」。 62 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頁 25-32。 63 《九龍城史論集》，頁 27。「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年）復界後始設九龍墩台，康熙二 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改為九龍汎。」 64 《九龍城》，頁 55。 65 《九龍城史論集》，頁 27。 第 14 頁 炮台呈方形，墻垣周長約一百米，高三點六六米，城垛四十二個，各 高一米。炮台有兵房十間，置炮十門，以千總一員，率兵四十二名駐守。 66 上述是九龍寨之得名。鴉片戰爭後，英國佔領香港島，九龍之軍事防禦地位 更益提高。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增築城牆於九龍寨，三年後（1847 年 3 月）竣工。南門「石額陽刻『九龍寨城』，上款『道光二十七年季春吉旦』，下 款『廣東巡撫部院黃、太子少保兩廣部堂宗保耆、廣東全省提督軍門呼爾圖巴圖 閣賴』」67，此乃九龍寨城之得名。 2.2 英治以前的九龍寨城 九龍街位於九龍寨城外，由白鶴山山腳附近的東頭村一直伸延至九龍灣海 濱，街道兩旁，民居和工商店鋪林立。鴉片戰爭前，九龍街是九龍半島最重要的 商業區。一般往來閩粵船隻途經香港時，多通過汲水門（舊稱急水門），繞過尖 沙嘴（舊稱中門）及九龍灣，再通過鯉魚門及佛堂門出洋。受航海技術的限制， 船隻不能一次過通過汲水門和鯉魚門兩道海峽，必須在維多利亞港附近的海灣稍 作逗留，待水流改變的時候，再次起航出發，九龍灣便是其中一處。船夫多趁機 上岸購買新鮮蔬菜、柴薪、繩索和其它船上用品68，及觀察風向、潮汐和水向69， 這些條件都造就市集之出現。 夏思義（Patrick Hase）猜測，明朝時期，九龍街可能已經存在。及至道光二 年（1822 年）《九龍城侯王廟重修碑記》豎立，捐助名單記錄了超過一百多個 工商店鋪的名字，「其中有三十多家為石礦場（塘）、二十多艘漁船（拖）及至 66 《九龍城》，頁 55。 67 《九龍城史論集》，頁 28。「寨城面積僅七十餘畝，長一百三十碼，寬二百四十碼，牆高 二丈，厚五尺至一尺。分東、南、西、北四門，門高丈許，寬八尺，深二丈餘，頂作半月 形，設有鐵閘」；士兵數目方面，「該寨城由大鵬協水師副將駐守，屬下右哨額外外委一 員，防兵一百五十名，駐守寨城；左哨千總一員，統兵七十五名，防守九龍砲台汎；另有 左哨外委千總一員，兵十五名，駐防九龍海口汎。」 68 《九龍城》，頁 82。 69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 24。 第 15 頁 少三家街渡的經營者（渡），連赤柱、大埔、深圳及石灣的商號也出現在這份捐 助芳名之內。」70 到了 19 世紀後期，九龍街主要售賣主食品、副食品、雜糧和煤油（俗稱「火 水」）外，亦聚集裁縫、剃頭匠等各行各業的技工，街道兩旁有許多娛樂消遣場 所，包括：茶樓、酒舖、煙草店、賭館和鴉片煙館等。即使 19 世紀末，九龍西 部的油麻地和深水埗先後成為新興市集，可是，對九龍半島、沙田和西區的鄉民 而言，九龍街仍然是最重要的市集71。 由此推測，英佔新界以前，九龍街一直是九龍半島最重要的市集，商業地位 舉足輕重。在這裏，各區鄉紳較易團結合作，擔當仲裁角色，為村民排解糾紛， 或募集經費，以興辦慈善事業，這是善堂成立的有利條件之一。 2.3 英治以後的九龍寨城 1899 年，清朝和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條文大意如下： 溯查多年以來，素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 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拓英界，作為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 界線，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後，再作劃定，以九十九年為期。又議定，所有 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 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通往新安陸路， 中國官員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 商各船、渡艇任便來往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72 兩國起初協議，九龍寨城為清朝領土，清朝有管治權，官員可以透過陸路和 海路往返九龍城與中國大陸。然而，條約簽署後不久，英國卻利用條約裏頭「惟 70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 24。 71 《九龍城》，頁 87。 72 劉存寛：《租借新界（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頁 78-79。 第 16 頁 不 得 與 保 衛 香 港 之 武 備 有 所 妨 礙 」 這 句 話 73 ， 駐 港 英 軍 司 令 加 士 居 少 將 （Major-General W.J. Gascoign）奉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1840-1918 年，1898-1903 年在任）的指示，派遣軍隊進入九龍寨城，期間並沒有遇上任何 形式的抵抗，輕易地驅逐清朝官員74，又「制定樞密院令，單方面宣布九龍寨城 已成為殖民地不可分割部分。」由於英國方面一直按兵不動，清朝方面則受外憂 內患影響，無力介入九龍寨城事務，自此九龍寨城出現行政和權力真空狀態，城 內環境越見荒涼，只有少數原居民依然留居75。 踏入 1910-20 年代，九龍半島建立完備的陸路交通網絡，九廣鐵路（英段） 於 1910 年正式通車，大埔道和青山道分別於 1902 及 1920 年代落成。新界及中 國大陸的農產品和日用品，可以循兩條陸路進入九龍，導致油麻地和深水埗之新 興市集興起，取代九龍城的地位，九龍城居民生活更見艱難76。 踏入 1920 年代，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趨勢，九龍城逐漸成為九龍市區的一部 分。1926 年，英王子道（太子道）伸延至九龍城，1927 年 3 月，皇家空軍啟德 基地正式成立，翌年（1928 年），商業航機可以於啟德機場升降77。1916 年，九 龍灣填海工程正式展開，在九龍灣的西岸填出一片新土地後，隨即興建兩層高的 住宅樓宇，為九龍城帶來城市化的新氣息，英皇子道、馬頭涌道、馬頭圍道和九 龍城道亦伸延至啟德濱。啟德濱內，一德路、二德路、三德路縱橫南北，啟德道、 啟仁道、長安街和啟義路則貫通東西78。不少富商、名流於啟德濱一帶購置房子 79，令九龍城日趨城市化，陳祖澤、譚傑生等先後移居九龍城，日後成為樂善堂 顧問成員，這成為樂善堂堂務振興的契機。 73 《租借新界（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頁 28。 74 《九龍城》，頁 63。 75 鄭敏華：《追憶龍城蛻變》（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11），頁 44。 76 《九龍城》，頁 90-91。 77 同上，頁 92。 78 同上，頁 161-162。「啟德濱地形呈三角形，共有四條橫貫東西的道路，由海濱向北起分別 有啟德道、啟仁道、長安街和啟義路；由西至東起縱連南北的街道則有一德路、二德路及 三德路。」 79 同上，頁 162。「到目前為止我們可確定伍朝樞、曹善允、黃廣田和區權初等人皆有在啟德 濱置業甚至居住。」「（陳祖澤）到 1929 年始搬入九龍城長安街三十號。」 第 17 頁 2.4 小結 無可否認，戰前（1881-1941 年）樂善堂堂務興衰與九龍城的繁榮及荒涼構 成正比。英國租借新界，驅逐城寨居民，城寨日漸零落；同時，九龍寨城無清朝 軍隊駐守，清朝又撤走龍津橋頭的海關官員，令樂善堂失去「政府官員－地方鄉 紳」合作的基礎和財政收入來源，堂務一度中斷80。 然而，1920 年代，隨著城市化發展，九龍城被併入九龍市區，社會各界人 士（或稱「外人」，指從廣州或香港島移居人士81）先寓居九龍城，後參與樂善 堂堂務。這表示九龍城逐漸與尖沙咀、油麻地、旺角、深水埗融為一體，又反映 堂務有復興跡象。另一方面，樂善堂自 1920 年代以後，堂務負責人由官紳轉變 為外來商人，後者憑藉專業知識和管理經驗，對革新堂務產生巨大作用。 80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 64。 81 同上，頁 69。 第 18 頁 第三章 九龍樂善堂發展史（1880-1941 年） 3.1 成立緣起 劉潤和、馮錦榮〈樂善堂的建立及其貢獻〉提出傳統鄉村管治模式與善會的 成立，關係密切： 有清一代，在鄉村推行牌甲制，或稱保甲制，用意是加強地方的治安 管理。方法是按戶口編定牌甲，凡州縣城鄉，每十戶立一牌，設牌長一名， 每十牌立一甲，設甲長一名，每十甲為一保，設保長一名。82 牌甲之間，平時則互相糾察，有事則彼此照應、互相幫助。在中國，天災兵 禍經常發生，這促使官方和半官方的救濟機構和養濟院紛紛成立，例如：廣州的 廣仁善堂、佛山的萬善堂、汕頭的同濟善堂、江門的明善堂、北海的普善堂、上 海的仁濟善堂等，位於九龍半島的樂善堂就是其中之一83。 陳祖澤於〈九龍樂善堂百年史略〉有言九龍樂善堂的前身： 九龍樂善堂之前身，乃湯叔明善長及九龍附城四約、濠涌六約、沙田 九約及荃灣四約等二十三村之鄉紳父老，本守望相助之義，於清道光年間 （歲次癸卯、公元 1843 年），在九龍城區始創之民間組織。84 黃彬甫於〈發刊詞〉亦言「本堂自遜清光緒六年庚辰，由當地官紳商學各界 醵資倡建，迄今垂六十載。」85故此，九龍樂善堂的成立年份，有兩種說法，即 道光年間（1843 年）一說及光緒年間（1880 年）一說。 82 《九龍城區風物志》，頁 70。 83 同上，頁 70。 84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68。陳祖澤於訪問記要中回應「樂善堂成立的時間」提問時， 親述「樂善堂 1880 年以前的歷史，由於年代久遠已頗難深究。據上一輩的人說湯叔明為樂 善堂的創辦者，有說他是荃灣的善長，也有說他是九龍城的官員，由於有見附近各村聚集 墟場，故興立善堂，以濟坊眾有無。」 85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8。 第 19 頁 趙雨樂於〈九龍城地標之一：樂善堂〉論證九龍樂善堂之正確成立年分為 1880 年： 樂善堂創立於 1843 年之說，或由於主觀地將湯叔明到九龍負責稅廠 的身分，定性為早期的城寨官員，於是順理成章以城寨初設時間等同於樂 善堂成立之始。86 復因考證未嚴，誤據〈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敘〉所載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改官富司為九龍分司的時間，為九龍寨城創立時期，結果亦 同時誤斷為樂善堂的肇始。87 陳祖澤於〈九龍樂善堂百年史略〉仔細描述九龍樂善堂成立情形： 光緒六年（庚辰、1880 年），地方官紳商學各界熱心人士：彭玉、 賴鎮邊、諸文標、汪曰潤、吳椿祺、馬騏、吳文輝、彭炳輝、趙聯綬、湯 啟光及莊廣龍等，鑑於該堂日久失修，故聯名舉行重整。88 他們在九龍城打鐵街三十二號原址，重建古色古香的祠堂，當中「門首石刻 『樂善堂』三大字」89，為樂善堂成立年分之主要憑據。 3.2 早期善舉（1880-1898 年） 樂善堂的前身為「四約二十三村」，其成立宗旨是贈醫施藥、集議鄉事和為 排難鄉民解紛，進而兼顧貧民日常生活苦況90。1894 年 5 月至 7 月，港九爆發鼠 疫，香港一度宣佈為疫埠，死亡人數逾一千人，約二萬五千人離開香港91。樂善 堂遂發動「贈醫施藥、施棺助殮」的善舉，除開設醫院診治病人外，又設置義莊 86 《九龍城》，頁 135。 87 同上，頁 135。 88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68。 89 同上，頁 68。 90 同上，頁 68。 91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香港 6000 年：遠古～1997》（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 頁 257。 第 20 頁 寄存死者，亦於鑽石山南麓和井欄樹建置義塚、義墳92。顯而易見，早期堂務以 贈醫施藥及殮葬為主。 與此同時，樂善堂仍然保留傳統祠堂為宗族排解紛爭的司法功能93。在英國 佔據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後，九龍寨城和九龍街之國防和商業地位日益重要，清朝 政府於 1873 至 1875 年興建龍津橋（碼頭）94，又於 1892 年擴建之95。商販每次 在龍津石橋交收貨物時，必須經由樂善堂提供的公秤量度，每次秤量必須按比例 徵費，作為善會日常經費的主要來源96。而〈李會桃主席細說樂善堂百年掌故〉 又陳述： 今日九龍城百好酒樓前，原有一個石板碼頭，中國官員到九龍城砦視 察，便在此登岸，那裏還有一個墟集，設有「公秤」。居民貨商交易，尌 要到這公秤處秤量貨重，每次需繳費若干。97 由此推測，當時樂善堂為鄉民排解的糾紛事項，以量度貨物重量是否不實（俗 稱「呃稱」），向商販徵收所得的費用，將用作善堂「贈醫施藥」的用途98。 另一方面，樂善堂又肩負維持風俗世道之責任。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 立於九龍城之〈廟道橋路碑記〉記載： 自中外通商後，風俗日壞，而與或居接境，耳濡目染，鮮有不移者。 況九龍本華夷雜處，獨能講明正學（合乎正道的學說），以教化斯士；又 議建善堂，稍有裨補於世道人心者，不遺餘力。以期事之有濟，然後知國 家之深，雖在遐邇……且能樂善不倦也。99 92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69。 93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 48-49。 94 《追憶龍城蛻變》，頁 38。 95 《九龍城》，頁 96。 96 《追憶龍城蛻變》，頁 38。 97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66。 98 同上，頁 66。 99 陳惠芬：《由「九龍寨城」到「寨城公園」》(香港：著者自刊，2008)，頁 71。 第 21 頁 清朝與英國先後簽署《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界 限街以南）割讓予英國，外國人因政治、軍事、宗教和經濟緣故移居港九兩岸， 他們將男女平等、華洋平等、基督宗教等西方思想帶進華人社區，對華人社會造 成重大挑戰。樂善堂之設立，就要透過興辦善業，弘揚傳統中國文化，以抗衡西 方思想。 3.3 艱苦經營（1898-1929 年） 1899 年，清朝和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對樂善堂構成嚴重打擊， 陳祖澤有言樂善堂第一次中斷堂務（1898-1904 年）的原因： 光緒廿四年（戊戌年、1898 年）六月十一日，循英政府拓展界限問 題，將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羅湖，闢為英國租借地後，本堂堂址被列入新 界地區，而受香港政府管轄。轉隸之初，民心浮動，地方人事複雜，因而 籌維倍感困難，所有善舉，迫得暫行中斷。100 趙雨樂〈九龍城地標之一：樂善堂〉從政治、社會和經濟三方面，論述自英 國強行租借新界，驅逐駐守九龍寨城的清朝官員和海關後，樂善堂的官紳合作基 礎和經濟收入來源便立即中斷101，令樂善堂堂務進入艱苦經營時期。及後樂善堂 復堂之開端如下： 光緒三十年（甲辰年、1904 年）四月二十日，由華民政務司署前身 之政府機構，將新九龍五四四八地段，即打鐵街卅二號本堂原址之業權， 交與本堂司理區雲成簽收；同日並將五一三四地段，即舊大街四十九至五 100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69。 101 《九龍城》，頁 102。趙雨樂析論樂善堂停辦原因有三：「一、從政治角度考慮，樂善堂籌 辦初年，有賴城寨官員如彭玉、湯啟光等人大力支持，城寨凋零，頓時失卻地區官紳合作 的基礎；二、在社會因素方面，展拓界址以前，九龍城與新界毗鄰，同時為中國屬土部分， 因而堂務範圍廣泛，及後遷界，人心思變，四約二十三村的境內連繫鬆弛，造成本堂支離 局面；三、從經濟條件觀之，九龍城碼頭為樂善堂提供長期收益，自英兵登陸，中國海關 撒走，樂善堂遂失去經濟支柱。」 第 22 頁 十一號之業權，交與「九龍街坊」之代表曾福。該組織乃坊眾志願團體之 一，其中亦多屬本堂之成員。102 趙雨樂論述港英政府將九龍城部分房地產交予樂善堂成員管理，善會可以透 過徵收租金，增加財政收益，為善業帶來復興的機會103，而善長和商戶都積極參 與堂務104。可是，一小撮人仕利慾薰心，爭取執事等重要職銜，從中撈取金錢和 名譽上的得益105，令善會事業（醫療服務、義庄殮葬）無法持之以恆。1923-29 年，樂善堂的商人因為名位和利益緣故，再次發生糾紛，堂務再次中斷106。 3.4 振興階段（1929-1941 年） 陳祖澤憶述 1929 年坊眾倡議改革樂善堂，推舉冠益廠東主譚傑生為首值理 107。那是樂善堂堂務由衰轉盛之轉捩點；及至 1931 年，樂善堂總理成員名單如 下： 1931 年辛未承華民司命，改選殷商善長切實整頓，仍推譚傑生主理 堂務。因當年其為東華三院統一總理成員之一，遂得該院總理顏成坤、陳 廉伯、潘曉初、劉平齋、譚雅士、林卓明、黃禹侯、陳鑑波、區子韶、陳 祥靄、陳孔祥、何耿中、高亮清、黃文洲、鍾玉興、姚得中、郭鏡清、何 世文、黃璧泉、汪瑞英、黃錦培、黃芝甫、江捷煌、潘璧聯、陳醒樵等協 助，順利推行。108 到了 1935 至 1939 年，該堂總理名單如下： 102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69。 103 《九龍城》，頁 103。 104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0。「初期堂務，由鄉村代表福佬村李壽臣，西頭村梁廣安， 下沙浦村張庚秀，街坊代表之福昌押區朝鵬，三全雜貨店莫騰，同孚布店凌煜彰，福生堂 藥店劉來福等，負責推行。」 105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0。 106 《九龍城》，頁 106。 107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0。 108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0-71。 第 23 頁 1935 年乙亥至 1939 年己卯年間，黃彬甫蟬聯主席，得方靄雲、戴若 瀾、李崇聖、陳德福、譚傑生、陳祖澤、何永貞等總理不斷協力，革新堂 務。109 樂善堂堂務蒸蒸日上。期間，樂善堂義學於 1929 年開辦，標誌著樂善堂善 業擴充與改革──「從贈醫到辦學的歷程」110。另一方面，樂善堂於 1939 年「首 創編撰特刊（《九龍樂善堂特刊》），由陳祖澤、黃茂芬等悉心策劃，將本堂歷 屆文獻、聯文及沿革概況，公諸社會，藉廣宣傳，收效頗佳。」111樂善堂堂務於 戰前臻達頂峰。 惟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旋即侵略香港。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淪陷，樂善堂堂址被日本軍方列入禁區，在乏人管理下，堂務又告 中斷。除陳祖澤將堂史、紀錄和《九龍樂善堂特刊》妥善保存外，一般紀錄、賬 冊等文物，一概毀於戰火之中112。 3.5 小結 1880 年成立的樂善堂，成員成分與中國傳統善堂無異，是地區民眾組織113、 地方官員和鄉紳的合作共同體114。觀樂善堂前身之民間組織，創辦人湯叔明為 「1843 年從順天南來大鵬灣的清朝官員」，樂善堂成立之初，彭玉、賴鎮邊、 湯啟光及莊廣龍俱為「駐粵清廷官員」115，四約二十三村聯絡人更是九龍、蠔浦、 沙田和荃灣的鄉紳父老，樂善堂保留之文物，例如刻上「樂善堂」之石碑、金漆 木刻對聯「十方來十方去，十方襄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受，萬人共結萬人緣」 109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1。 110 《九龍城》，頁 105。 111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1。 112 同上，頁 71。 113 《九龍城》，頁 96。 114 同上，頁 106。 115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 53。《九龍樂善堂專刊》則詳述光緒庚辰年 （1880 年），九龍樂善堂倡辦官紳職銜如下：湯啟光為都府、彭炳輝為遊府、彭玉為協台、 賴鎮邊為鎮台、莊廣龍為新安縣、諸文標為都府、吳文輝為千總、王文達為釐金督辦、吳 椿棋為守府、趙聯綬為守府、汪曰潤為九龍司、彭興為千總。 第 24 頁 等，也是由清朝官員贈送善會116。由此可以印證「善堂的官營化」下，既有「官 為經理」的特色，又有「民為經理」、「民捐民辦」117的特點。因此，在「善堂 官營化」的前提下，英國於 1898 年藉《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並驅逐駐 守九龍寨城的官員，善堂與國家之間的臍帶就被切斷，堂務旋即進入艱苦經營的 日子。 1929 年樂善堂顧問成員，可稽考者有以下數人：陳祖澤在九龍城開設店鋪， 代理報紙和雜貨，冠益廠廠主譚傑生在上環和九龍城經營店鋪，售賣辣醬，梁指 行分別在沙田和九龍城開設齋廠和齋店，黃甫彬在沙田辦理雜貨生意，何東之子 何永貞從事家族生意；戴若瀾和劉永福營運坤成女義學，從事教育工作；李穀宇 是文化界人士；陳德福是馬頭圍村村長，吳瑞祺為九龍附近鄉紳。由此可見，1930 年代的樂善堂顧問成員，既有「九龍城本區客藉土生的善長」，有「非原區的外 來商人」，也有「九龍城的文人」，與 1880 年代樂善堂成員的社會背景截然不 同。他們為樂善堂提供金錢津貼外，更注入新思維與活力，都是令堂務轉興的要 素；尤其是譚傑生同時兼任東華三院總理，整頓堂務，貢獻最大118。而樂善堂義 學於 1929 年成立，標誌著善業從贈醫擴展至辦學的轉向，更是新思維的具體表 現。 116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 53。 117 《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頁 445。 118 《九龍城》，頁 113、116、108、140。 第 25 頁 第四章 樂善堂義學簡史（1929-1941 年） 4.1 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 年） 有關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的歷史分期，阮柔119、方美賢、王齊樂120、方駿121 等各有不同的劃分方式。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將香港戰前教育發展劃 分為五個階段：植根時期（1842-1859）、孕育時期（1860-1886）、發展時期 （1887-1910）、轉捩時期（1911-1913）和銳進時期（1914-1941）。每一段時期， 論者探討內容包括：「香港政府對教育之態度及其推進工作」、「教會對教育之 態度及其辦學實況」、「社團及私人對教育之態度及其辦學實況」和「教育之特 徵及貢獻」122。本章揀選方美賢對戰前香港教育發展的歷史分期，作為析述樂善 堂義學的辦學概況，理由是該歷史時期的劃分依據能夠兼顧「慈善團體的辦學情 況」和「香港教育的行政實況」，體現慈善團體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4.1.1 香港政府對教育之態度及其推進工作 在「植根時期」，香港總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又名「寶寧」、「包令」， 1792-1872 年，1854-1859 在任）將許多未經補助之學校轉變成為政府補助的學校， 又委任視學官巡視和督導接受政府補助的學校。及至「孕育時期」，總督羅便臣 （Sir William Robinson，1824-1897 年，1859-1865 年在任）成立中央書院，期望它 119 《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頁 35-37。阮柔根據香港教育行政為理據，將戰前香港的教 育發展劃分為五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由 1841 年至 1859 年（約十九年），教育視為傳 教的工具，第二個時期，由 1860 年至 1877 年（約十八年），教育要和宗教分立，教育要以 學科為主；在第三個時期，從 1878 年至 1900 年（約十三年），教育行政以補助學校為主， 而主張廢止設置公立學校；在第四個時期，從 1901 年至 1913 年（約十三年），教育行政則 以發展公立學校為重，以發展補助學校為輕；又以發展高年級為重，以發展低年級為輕； 在第五時期從 1914 年到現在（1940 年）（約二十六年），因為教育事業日趨發展和時間的 較長，在這時期內教育行政大概以私立學校立案，改良學校的質素，和注意到農村的學校 為主。近來並且注意師資的訓練和改良及漢文小學的推展。」 120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頁 1-2。 王齊樂以中西文化交流為理據，把香港的中文教育劃分為三個時期：唐文時期（1841-1900 年）是「代表中國傳統舊教育的時代」；漢文時期（1901-1931 年）是「受外國教育影響的 時代」；中文時期（1931-現今）則是「受祖國及時代的影響，推行新教育的時代」。 121 《香港教育通史》，頁 5-7。方駿和熊賢君根據香港歷史大事（割讓香港島、佔領九龍半島 南部和辛亥革命爆發），將戰前香港教育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早期殖民教 育的登陸時期（1841-1859 年）；第二個階段是殖民教育培植時期（1860-1900 年）；第三個 階段是振興與探索時期（1901-1941 年）。 122 《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目錄頁。 第 26 頁 成為一所教學優良的政府學校，為其它學校學習的榜樣123，為官立學校之濫觴。 至「發展時期」，更多官立學校和教會學校成立，而教育司署亦於 1890 年成立， 負責香港的教育事務124。 逮至「轉捩時期」，重要事件包括：成立香港大學（1911 年 3 月 30 日）和 漢文小學教育委員會，負責檢討中文教育在小學方面的情況。1913 年，香港立 法局（定例局）通過《1913 年二十六號香港教育法例》 （Education Ordinance of No.26 of 1913），對「各種學校之定義」、「不受本教育法例管轄之學校」、「教育司 之僱用及職權」、「學校視學官及助理視學官之僱用及職權」、「教育司、視學 官及助理視學官之待遇」、「學校註冊（即立案）之規則」及「對於不合法（未 登記註冊）學校之處理」上，有清晰及嚴謹之要求。進至「銳進時期」，學校數 目和學生人數皆增加不少，教學質素亦不斷提高。尤其在 1935 年，英國國家督 學賓尼（E. Burney）考察香港學校教育後，發表《賓尼報告書》，建議加強小學 教育、實行普及教育、興建五十間小學等，惟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上 述建議未能付諸踐行125。 4.1.2 社團及個別人士對教育之態度及其辦學實況 「植根時期」，社團及個別人士多開辦中文書塾、學館和義學，教學內容以 《三字經》、《四書》、《五經》及簡單課本為主，亦教導學生珠算和簡單商用 計算，教學方面，「注重機械記憶（Rote memory）及抄寫生字，高年級者包括 課文的解釋」126。及至「孕育時期」，上述教學模式並無太大改變127，主要參與 之社團有孔聖會和東華三院，前者於 1845 年時，已開辦九間書塾，後者於 1880 年成立第一間義學，名為文武廟義學128。 123 同上，頁 16、23。 124 《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頁 55-74。截至 1898 年，「香港共有 15 間官立學校， 學生有 1445 人；共有 100 間補助學校（多由教會主辦），學生有 5882 名。」 125 同上，頁 85、88、124-125。 126 同上，頁 20。 127 同上，頁 46。「該等蒙養式的學校，或設於民房，或設於祠宇廟堂，或設於樓宇單層樓內， 多採用廣府語為教學媒介，少數學校亦有用客語教學。教學方面，多以《三字經》、《千 字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教材。」 128 同上，頁 20、46。 第 27 頁 後至「發展時期」，社團及私人辦學團體積極興辦中文學校，強調中國語文 教育，回應香港政府偏重英語教學的現況，學校數目和學生人數亦有所增加 129。 再至「轉捩時期」，面對「1913 年二十六號香港教育法例」之嚴謹要求， 大部分學校設法改善教學設備和提高教師質素，來符合政府註冊的要求，例如： 增設衛生設備、粉飾課室外觀；聘請教師時，注意他們的學歷、教學經驗和工作 表現，並提高其待遇。與此同時，面對香港大學於 1912 年 3 月開課後，許多學 生為了升讀香港大學，紛紛轉讀英文書院，對當時在香港興辦的中文學校，尤為 不利，在重英輕中的風氣下，部分學校漠視中國古典文學的教育。進至「銳進時 期」，新興辦的中文學校數目更多130。九龍樂善堂學校於 1929 年成立131，被歸 類為「銳進時期──社團及私人教育類別」。 4.2 樂善堂義學成立緣起 翻閱《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九龍樂善堂特刊》和《九龍樂善堂專刊》， 有關樂善堂義學之成立年分，三者各有說法：元老陳祖澤於〈九龍樂善堂百年史 略〉指出 1929 年「在本堂背側房舍，興辦女義學一所」，「翌年（1930 年）增 辦男義學一所」132；而〈九龍樂善堂大事記〉卻記載 1925 年「乃於本堂後囿興 辦女義學」133。黃啟彬〈九龍樂善堂六十周年之沿革史〉提及「己巳年春（1929 年）……遂收回本堂後囿餘屋『即原日坤成所辦女學校址』改為本堂女義學，翌 年（1930 年），另租新樓，增辦男義學一所」134。《九龍樂善堂專刊》記載「本 堂由民國十九年（1930 年）庚午正月，舉辦本校。」135綜合三者看法，樂善堂義 學最遲成立於 1930 年。至於陳祖澤認為義學成立於 1925 年之說法，箇中原因， 是坤成女校由戴若瀾、劉永福所創辦136，其後戴若瀾一直擔任樂善堂協理（1930 129 《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頁 79。截至 1898 年，「另由熱心教育的社團及私人 辦有學校 102 間，這 108 間學校（其中六所為東華三院開辦）之學生超過 2500 多名。」 130 同上，頁 94-95。除「九人或九人以下之書塾則不需註冊，不受此法例影響」外，其它學校 必須註冊，方能繼續辦學。 131 同上，頁 140。 132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0。 133 同上，頁 318。 134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11。 135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69。 136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0。 第 28 頁 年）137及副首總理（1939 年）138等公職，劉永福曾為名譽值理（1930 年）139及總 理（1939 年）140，才有如此理解。 無論如何，上述刊物對於樂善堂興辦義學之原因，都有一致見解。〈九龍樂 善堂百年史略〉描述「鑑於九龍城地域遼闊，土人以客籍居多，靠耕種養豬為活， 故失學兒童甚眾。」141〈九龍樂善堂大事記〉指出「鑑於九龍城砦居民生活困苦， 多以養豬為活。反正（樂善堂恢復堂務）後，當局未暇兼顧，失學兒童至多。」 142〈九龍樂善堂六十周年之沿革史〉指出「更睹附近失學男女貧童甚多」143；〈九 龍樂善堂專刊〉指出「又以附近失學男女兒童不少」144。由此可知，當時九龍城 居民生活困苦，兒童失學之情況相當普遍，為樂善堂興辦義學之主要動機。 樂善堂興辦義學間接原因是香港政府對中醫中藥存負面態度。樂善堂以贈醫 施藥方式，照顧貧苦大眾。惟英國租借新界以後，基於公共衛生立場，香港政府 有意全權監管醫療服務──以隔離垂危病人取代恩恤善終，以西藥取代中藥，對 中醫中藥限制更多，這迫使東華醫院逐漸以西醫診治病人145，同時令樂善堂的善 業發展走到興學育才之方向去146。 4.3 樂善堂義學規模 《九龍樂善堂專刊》轉載〈本堂附設女義學第一校職教員名錄〉、〈九龍樂 善堂女義學第一校簡章〉、〈九龍樂善堂女義學第一校校規〉、〈學生獎懲條例〉、 〈九龍樂善堂女義學第一校辦事細則〉、〈各善信捐助本堂物品芳名列左〉及〈報 章彙錄──學校消息〉。現從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和學生表現 四方面，逐一探討。 137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11。 138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9。 139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12。 140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10。 141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0。 142 同上，頁 318。 143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11。 144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2。 145 《九龍城》，頁 106。 146 《九龍城區風物志》，頁 71。 第 29 頁 4.3.1 管理與組織 〈本堂附設女義學第一校職教員名錄〉記載九龍樂善堂成立義學初期（1930 年）行政架構簡況：校董會由樂善堂「全體協理兼任」、校長由譚傑生「樂善堂 總理兼任」、司理由戴若瀾以「樂善堂幹事長兼任」、監學高尚霦具備「前清廣 東高等警察正科優等畢業歷充粵省師範及中學教員」的資歷147。 教職員方面，主任教員許熙猷有「華英中學畢業生歷充香港坤儀約智女校教 員」之背景、教員曾志琼有「香港尊德學校高等畢業生歷充尊德學校教員」之背 景、陳守端有「私塾專收十一年曾充育德女校教員」之背景、丘佩清有「坤成高 等小學畢業充坤成女校教員」之背景148。 《九龍樂善堂特刊》轉載 1939 年〈教職員一覽表〉，黃彬甫為「首總理兼 校長」，黃茂芬為「男義學主任」、許熙猷為「女義學主任」；呂渭賢、吳妙嫻、 陳藻修、梁潔薇俱為「教員」；凌森揚為「中醫師」；梁志伊為「書記」149。而 〈樂善堂男女義學半年徵信錄〉又記載同年教員月薪介乎二十元至三十五元之間 150。 〈九龍樂善堂女義學第一校辦事細則〉簡述校董、校長、司理、監學和教師 之職責：校董負責監督校長及教職員和集議義學所有事宜，校長負責管理義學大 小事務，司理負責財務及校務事宜，監學主持每月「月試」和「學期大考」，教 師則負責教學及訓輔學生。確立教職員考績制度，教師任期為一學期（一學年有 兩個學期），完成任期後，由校董會、校長和監學集體議決其去留，類似現今香 港中小學以一年合約方式聘請教職員。確立教職員常務會議制度，隔周六下午一 時至四時召開校務會議，由校長和教職員共議校務事宜151。 147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69。 148 同上，頁 69。 149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24、29。 150 同上，頁 18-20。〈樂善堂男女義學半年徵信錄〉記載己卯年（1939 年）正月份至六月期間 「一支黃茂芬本月薪水三十五元；一支呂渭賢本月薪水三十元；一支許熙猷本月薪水三十 五元；一支吳妙嫻本月薪水二十五元；一支梁潔薇本月薪水二十元；一支陳藻修本月薪水 二十元。」 151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79-80。 第 30 頁 與此同時，樂善堂義學須接受教育司署視學，評核義學之教學表現。〈報章 彙錄──學校消息〉轉載 1930 年 9 月 25 日「視學官羅仁伯到九龍樂善堂，考驗 各生」，譚傑生將名人陳伯陶、伍銓萃加批的學生試卷上呈視學官，希望政府多 撥發津貼152。類似現今香港中小學每隔數年便接受教育局外評一樣。 《九龍樂善堂專刊》轉載〈九龍樂善堂女義學第一校校規〉和〈學生獎懲條 例〉，義學確立獎懲機制和操行分：累積三次小過等於一次大過；累積三次大過， 則被開除學籍；凡學生記小過一次，扣總平均分一分；凡學生記大過一次，扣總 平均分三分。又設有升留班制度，以總平均分六十分為分界線153。 4.3.2 學與教 〈本堂附設女義學第一校職教員名錄〉記載九龍樂善堂成立義學初期（1930 年）之班級結構為「分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甲乙班全班教授」，本文仔細考證 後，該義學是一所初級小學，開辦四年制的小學課程；並增設蒙學，招收男生154。 而〈九龍樂善堂女義學第一校簡章〉提及義學上課時間為由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及 下午一時至四時。開設科目包括：國文、算術、讀書、習字、作文、歷史、公民、 四書、修身、地理、論說、講經、衛生、古文、女紅、圖書、烹飪、常識、藝術、 理科、信札、音樂。每月有「月試」，每學期分別有「學期考試」和「大考」， 統整各科成績後，九十分以上者為「最優等生」、八十分以上者為「優等生」、 六十分以上者為「合格」，可以升級、六十分以下者為「劣等生」，下學年留級 重讀、四十分以下者則被開除學籍155。 《九龍樂善堂特刊》轉載男義學主任黃茂芬〈兒童教育之我見〉，為樂善堂 義學唯一論述教學法之文章。兒童學習方面，他提倡教師要根據兒童心理發展， 啟發兒童學習興趣，使他們可以牢記知識，培育良好品格。家庭教育方面，他認 為家庭教育可以彌補學校教育不足之處，是兒童教育的基礎，在「家長生活改 善」、「家庭設置」、「平時督促」、「假期管理」、「糾正行為」、「常識提 152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83。 153 同上，頁 76-78。 154 同上，頁 69。 155 同上，頁 71、76。 第 31 頁 示」和「聯絡學校」各方面逐一提出具體建議。教師培訓方面，他要求教師要學 識精深，經常細察周遭事物，改進教學技巧，達到教學相長的理想156。上述理念 與現今香港教育界強調教師持續進修、要運用形形色色的教學法誘發學生學習興 趣，有異曲同工之處。 4.3.3 校風及學生支援 至於義學對學生品格和學業上之支援，所知甚少。〈女校校務報告〉提及 1937 年許熙猷重返樂善堂義學主持校務工作，面對學生程度甚低、管教困難、 學習環境嘈吵等情況，教育司署更有意停止發放四季津貼，可見當時義學對學生 支援不足，未能全面提升學生成績。出現這種情況，校舍設施簡陋可謂主因。當 時義學正進行改建工程，全體學生暫移至樂善堂大堂上課157，八十多名學生同時 上課，一至三位老師同時施教一至四年級最多四個課程，教師與學生之比例為一 比二十六，學習環境吵鬧，教學步驟混亂，可想而知。 至於學生人數，由創校首年取錄女生二十人，到增辦男義學後，男女生共八 十多人158。及至 1938 年春，新校舍落成，取錄人數大增至一百九十人，惟受制 於校舍規模和「教育則例」，未能取錄更多學生，以致另有二三百人未能入學159。 陳祖澤憶述 1939 年，學生人數高達三百餘人，該事例尚待考證160。 4.3.4 學生表現 《九龍樂善堂特刊》輯錄〈男校學生文藝〉、〈女校學生文藝〉和〈學生書 法比賽成績敘述（附刊書法比賽冠軍原卷暨學藝比賽會奬詞）〉161。前兩者收錄 156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25-26。 157 同上，頁 31。 158 《九龍城區風物志》，頁 77。 159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31-32。 160 《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頁 71。 161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1。 第 32 頁 義學學生之優秀文章162，後者轉載男義學選派小學四年級的陳均漢和郭森成參加 書法比賽，陳均漢得到個人冠軍，兩人亦奪得團體冠軍。至於小學畢業人數方面， 〈女校校務報告〉記錄 1939 年女校畢業生「寥寥八名」，暗示有大部分學生未 能完成初小課程，中途輟學163。 4.4 樂善堂義學教育之評價 本節將參閱東華三院戰前徵信錄、香港崇正總會文件資料等，從校舍規模、 師資、學校管理、課程與教學法和學生表現上，評論戰前（1929-41 年）樂善堂 義學的辦學表現。 4.4.1 校舍規模 1929 年，樂善堂接辦坤成女義學原址，命名為樂善堂女義學，翌年增設男 義學164，《九龍樂善堂專刊》收錄了「男義學第二課室之一角」和「女義學課室 之一角」照片，課室擺置幾張學生桌椅，佈置簡單。及至 1937 年 11 月初，新校 舍落成，它是一座兩層高平頂平房，有課室三間，光線充足，兩位學生共用一長 枱長櫈，設備簡陋165，有關樂善堂義學校舍規模的歷史資料並不完備。《香港崇 正總會建築義學校舍捐冊》收錄了〈崇正總會崇正義學校圖則〉，從「正面圖」、 「地下圖」、「二樓圖」、「三樓圖」、「天靣（天台）圖」得知，義學為三層 高的建築物，設備一應俱全，包括：課室六間、學生宿舍兩間、教員室四間、儀 器室、校長室、會客室、藏書室及閱報所、儲物室、工人房、辦公室等166，建築 162 同上，頁 28-29、33-34。男義學之學生文章包括：〈釣魚有感〉（小四 潘錦超）、〈說衛 生〉（小四 鄧鴻義）、〈春日遊公園記〉（小四 郭森成）、〈說交通〉（小四 梁世 光）、〈衣服之功用〉（小四 陳均漢）、〈某翁捐款救國記〉（小四 潘錦超）、〈好 學生記〉（小四 鄧鴻義）、〈觀農夫插禾有感〉（小四 潘錦超）；女義學之學生文章 包括〈說茶〉（小四 黃慧珍）、〈春日遊園記〉（小四 邱正娣）、〈說蚊〉（小三 黃 慧珍）、〈雨水上學記〉（小四 邱秀珍）、〈中秋賞月記〉（小四 黃玉蘭）、〈秋日 旅行記〉（小四 張照娣）。 163 同上，頁 29、32。 164 《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69-70。該專刊收錄一張「樂善堂女義學第一校」的照片，它是一 楝兩層高的尖頂建築物，可是建築物內部規模如何，就無從得知。 165 《九龍樂善堂特刊》，頁 27、33、31、69。 166 《香港崇正總會建築義學校舍捐冊》（香港：崇正總會，1937 年），摺頁。 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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